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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覺
醒
來
八
號
風
球
，
不
用
上
班
，
是
打
工

仔
平
淡
生
活
的
樂
事
。
小
時
候
只
要
五
號
風
球

就
不
用
上
學
了
，
那
時
的
風
姐
也
比
現
在
的

兇
，
很
少
中
午
落
風
球
而
下
午
要
掃
興
地
上
班

上
學
的
。
所
以
早
上
收
音
機
一
宣
布
五
號
風

球
，
整
幢
公
屋
都
一
片
歡
呼
聲
。

那
一
整
天
幹
甚
麼
呢
？
大
人
當
然
是
開
㟜
打
麻

將
，
我
們
小
孩
就
做
﹁
阿
四
﹂，
負
責
跑
腿
聯
絡
各
家

組
局
，
抹
好
麻
將
牌
、
開
好
㟜
、
倒
茶
水
，
然
後
站

在
大
人
後
面
看
牌
侍
候
。
打
風
沒
法
上
街
市
買
菜
，

午
餐
和
晚
餐
通
常
是
吃
罐
頭
。
樓
下
的
士
多
是
住
家

經
營
，
十
號
風
球
都
有
東
西
賣
。
家
家
這
時
都
開
豆

豉
鯪
魚
罐
頭
，
或
煎
午
餐
肉
荷
包
蛋
，
豉
油
撈
白

飯
，
或
用
罐
頭
沙
甸
魚
夾
我
們
叫
﹁
枕
頭
包
﹂
的
方

包
。
窗
外
橫
風
橫
雨
，
吃
㠥
濃
味
的
罐
頭
食
物
，
有

假
放
又
有
得
玩
，
開
心
無
比
。

其
實
小
孩
子
在
打
風
假
期
都
玩
些
甚
麼
呢
？
未
有

電
視
的
日
子
，
在
家
多
是
和
兄
弟
姐
妹
一
玩
再
玩
一

些
永
不
厭
倦
的
遊
戲
，
像
捉
迷
藏
和
看
︽
老
夫
子
︾

和
︽
十
三
點
︾
漫
畫
。
自
家
有
的
十
本
八
本
早
已
看
過
千
次
，

還
是
再
看
，
也
會
跟
鄰
居
的
孩
子
交
換
來
看
，
有
時
更
借
到
彩

色
︽
兒
童
樂
園
︾
和
︽
唐
老
鴨
︾
漫
畫
，
都
給
我
們
翻
到
奄
奄

一
息
的
樣
子
。
到
大
點
，
就
可
以
跟
家
姐
哥
哥
落
街
玩
水
。
所

謂
玩
水
，
就
是
蹬
㠥
膠
拖
鞋
在
路
邊
的
水
窪
潑
潑
水
而
已
。
其

實
路
邊
水
窪
平
時
蠻
髒
的
，
不
過
打
過
風
，
給
乾
淨
雨
水
沖
刷

過
也
就
好
一
點
，
我
們
幸
好
從
未
因
此
感
染
生
病
。

聽
覺
印
象
也
很
重
要
。
那
時
一
打
風
，
空
氣
中
都
是
香
港
電

台
鍾
偉
明
報
告
颱
風
消
息
的
聲
音
，
莊
嚴
端
穆
，
幾
像
神
父
般

宣
布
我
們
五
百
萬
人
的
命
運
，
一
字
一
句
吐
納
得
體
，
聽
得
人

肅
然
起
敬
。
不
錯
，
準
確
的
風
暴
消
息
對
很
多
人
真
是
生
死
攸

關
。
當
我
們
這
些
早
已
住
進
石
屎
公
屋
的
家
庭
，
正
享
受
颱
風

假
期
的
時
候
，
我
們
的
一
些
親
戚
，
比
如
還
未
等
到
公
屋
的
二

叔
一
家
，
還
住
在
筲
箕
灣
天
台
木
屋
，
在
漏
水
的
鐵
皮
房
子

裡
，
忙
㠥
用
洗
面
盆
接
載
從
天
花
急
滴
的
雨
水
，
用
毛
巾
塞
住

滲
水
的
門
縫
，
繼
續
擔
驚
受
怕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打風的一天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日
前
偶
過
一
舊
書
店
，
赫

見
︽
乾
隆
皇
遊
江
南
︾
一

書
，
此
為
香
港
陳
湘
記
版

本
，
已
絕
矣
，
遂
購
下
。
這

書
兩
岸
三
地
皆
有
重
印
。
是

晚
清
民
國
以
來
最
膾
炙
人
口
的
民

間
小
書
，
是
粵
港
技
擊
小
說
的
神

話
原
型
︵M

y
th

o
lo
g
ic
a
l

A
rchetype

︶。
這
書
原
名
︽
聖
朝
鼎

盛
萬
年
青
︾，
又
名
︽
萬
年
青
奇
才

新
傳
︾
，
或
︽
乾
隆
巡
幸
江
南

記
︾，
坊
間
版
本
通
稱
︽
萬
年
青
︾

或
︽
乾
隆
遊
江
南
︾，
署
不
題
撰

人
。
陳
湘
記
版
卻
加
多
一
個
﹁
皇
﹂

字
。︽

乾
隆
遊
江
南
︾
有
兩
大
主

線
，
一
為
乾
隆
化
名
高
天
賜
，
在

新
收
義
子
周
日
青
的
陪
同
下
，
先
後
遊
了
江

南
各
地
。
一
路
飽
覽
山
水
、
遍
嘗
各
地
風
味

佳
餚
，
遇
貪
官
劣
神
，
或
親
手
除
惡
，
或
密

旨
派
兵
剿
殺
；
遇
危
難
，
有
英
雄
解
救
，
有

神
靈
庇
佑
。
而
書
中
，
將
乾
隆
描
述
為
武
術

高
手
，
端
的
了
得
。
另
一
主
線
是
寫
方
世

玉
、
胡
惠
乾
始
興
終
滅
的
故
事
，
縷
述
少
林

武
當
的
恩
恩
怨
怨
；
最
後
，
白
眉
道
人
下
峨

嵋
山
、
乾
隆
密
派
官
兵
助
陣
，
終
將
少
林
諸

人
如
三
德
和
尚
、
方
世
玉
、
胡
惠
乾
、
童
千

斤
等
，
甚
至
師
尊
至
善
禪
師
一
一
擊
殺
，
清

剿
了
廣
州
西
禪
寺
、
蕩
平
了
福
建
少
林
寺
。

我
是
山
人
在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末
撰
︽
三

德
和
尚
三
探
西
禪
寺
︾，
已
﹁
撥
亂
反
正
﹂，

將
書
中
一
眾
少
林
人
物
視
之
為
英
雄
。
其
實

在
此
之
前
，
一
九
三
五
年
上
海
已
有
一
部
江

喋
喋
所
撰
的
︽
少
林
小
英
雄
︾，
所
據
的
就
是

這
部
︽
乾
隆
遊
江
南
︾，
刪
去
乾
隆
部
分
，
只

頌
少
林
，
比
我
是
山
人
﹁
反
正
﹂
還
要
早
。

江
喋
喋
這
書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此
間
亦
有

重
印
，
於
今
已
難
尋
。
曾
詢
陳
湘
記
，
他
說

這
些
民
間
說
部
，
紙
型
已
毀
，
原
書
亦
無

矣
。
惜
哉
！

其
實
，
這
書
作
者
的
立
場
雖
站
在
清
廷
、

武
當
、
峨
嵋
一
方
，
筆
法
卻
游
移
，
如
至
善

這
番
話
：

﹁
我
出
家
人
，
以
方
便
為
門
，
生
平
所
教

徒
弟
，
醫
治
跌
打
損
傷
，
貧
富
皆
同
一
體
，

未
嘗
計
較
錢
財
，
均
是
自
己
酌
量
酬
謝
。
氣

力
是
練
得
出
來
的
，
武
藝

功
夫
，
你
肯
專
心
，
無
有

不
成
。
只
是
凡
在
我
門
下

徒
弟
，
總
要
心
平
氣
和
，

不
許
持
拳
棒
生
非
，
救
人

則
可
，
傷
人
則
不
可
。
預

先
講
明
，
心
甘
意
願
，
方

可
拜
我
為
師
。
﹂

大
義
凜
然
。
書
中
亦
頗

多
筆
墨
大
讚
少
林
人
物
俠

義
為
懷
。
由
此
而
推
論
，

作
者
是
怯
於
清
廷
﹁
文
網

秋
荼
﹂，
為
避
文
字
獄
而
故
作
歪
筆
，
讓
少
林

人
物
一
一
遭
殺
。
但
據
書
中
這
些
﹁
正
筆
﹂，

清
廷
入
罪
亦
有
足
夠
證
據
，
料
清
末
亂
世
，

無
暇
檢
舉
耳
；
或
有
乾
隆
作
幌
子
，
不
察
而

已
。﹁

幌
子
﹂
之
一
，
是
作
者
﹁
厚
顏
﹂，
開
篇

對
﹁
乾
隆
盛
世
﹂
即
歌
之
頌
之
；
對
乾
隆
更

是
推
崇
備
至
：
﹁
真
是
文
能
興
邦
，
武
可
定

國
，
胸
羅
錦
繡
，
滿
腹
珠
璣
，
上
曉
天
文
，

下
知
地
理
，
三
墳
五
典
，
無
所
不
通
，
諸
子

百
家
，
無
所
不
讀
，
兵
書
戰
策
，
十
分
精

通
，
十
八
般
武
藝
，
件
件
皆
能
。
﹂
作
者
之

﹁
無
恥
﹂，
﹁
幌
子
﹂
之
二
乎
？

︽
乾
隆
皇
遊
江
南
︾
是
部
奇
怪
的
書
，
行

文
卻
流
暢
，
茶
餘
飯
後
讀
之
，
可
消
永
晝
。

作
者
據
說
是
粵
人
，
文
中
曾
夾
雜
粵
方
言
，

唯
被
書
商
刪
去
，
實
是
可
惜
之
至
。

乾隆遊江南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近
日
，
報
社
社
長
王
樹
成
飛
柬
傳
到
，

誠
邀
吾
等
老
作
者
參
加
文
匯
報
創
刊
六
十

五
周
年
慶
典
。
文
匯
報
創
立
六
十
五
載
，

本
人
一
個
小
小
作
者
也
未
斷
過
稿
寫
了
五

十
多
年
，
承
蒙
錯
愛
，
賓
主
情
承
載
半
個

世
紀
真
是
與
有
榮
焉
。
資
歷
上
資
格
上
吳
康
民

是
真
正
老
作
者
，
小
小
阿
杜
則
是
真
正
的
﹁
老

筆
﹂
作
者
了
。
此
五
十
年
社
情
動
蕩
，
能
維
繫

五
十
載
情
誼
者
，
實
此
緣
難
得
，
突
獲
酒
會
請

柬
，
毋
忘
五
十
年
酒
會
同
來
一
賀
，
心
下
大

喜
。
電
視
名
角
祥
哥
名
言
：
﹁
人
生
能
有
幾
個

十
年
？
﹂
吾
今
日
慨
：
﹁
人
生
能
有
幾
個
五
十

年
？
﹂
如
此
一
想
，
不
唏
噓
自
嘆
三
聲
者
，
實

在
是
沒
感
情
動
物
。
一
個
欠
感
情
之
作
者
，
筆

下
不
能
感
動
自
己
也
更
不
能
感
動
別
人
，
今
日

有
此
一
記
，
實
感
動
了
自
己
也
感
動
了
別
人
，

確
屬
可
喜
之
事
也
。

大
約
一
年
前
提
及
過
阿
杜
四
十
年
前
大
學
文

科
之
同
系
女
生
，
畢
業
後
文
革
上
山
下
鄉
分
手

近
五
十
載
，
通
過
文
匯
另
一
作
者
鄧
達
智
之
關

懷
穿
針
引
線
，
得
以
再
遇
故
友
，
成
就
了
一
段

夢
斷
香
銷
五
十
年
之
友
緣
，
實
在
是
本
人
﹁
文

匯
緣
﹂
之
一
件
罕
事
。
一
對
兒
時
學
友
能
在
五

十
年
後
再
在
另
一
城
市
重
繫
紙
鳶
情
，
大
概
在

劇
本
中
寫
出
來
也
會
被
認
為
是
矯
情
之
筆
，
但

畢
竟
本
人
通
過
﹁
文
匯
緣
﹂
活
生
生
在
此
，
此

亦
是
﹁
文
匯
﹂
六
十
五
周
年
中
可
堪
記
述
的
一

件
事
。

文
匯
創
刊
大
半
世
紀
之
慶
在
即
，
在
此
際
不

寫
感
慨
，
不
嘆
春
傷
秋
，
而
一
再
提
及
此
五
十

載
離
散
再
相
逢
之
緣
記
，
真
是
人
生
能
幾
回

有
。
在
此
報
慶
以
此
為
一
念
之
賀
，
生
命
有

限
，
大
概
無
論
如
何
再
不
會
有
又
一
個
六
十
五

年
了
吧
，
如
是
一
記
又
是
絕
筆
，
善
哉
善
哉
，

可
誌
可
念
，
永
不
相
忘
。

塞
維
利
亞
、
格
拉
納
達
、
哥
多
華
被
稱
為
安
達
魯
西
亞

的
金
三
角
，
前
兩
地
已
先
後
遊
逛
，
又
怎
可
遺
漏
哥
多

華
，
更
何
況
這
裡
有
表
列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的
大
清
真
寺
！

這
個
號
稱
﹁
上
帝
與
阿
拉
最
完
美
的
結
合
﹂
的
哥
多
華

大
清
真
寺
，
背
後
有
㠥
糾
葛
千
年
的
宗
教
、
民
族
、
歷
史

文
化
因
怨
。

哥
多
華
的
清
真
寺
是
僅
次
於
麥
加
的
世
界
第
二
大
清
真
寺
，

經
過
多
次
修
建
，
成
為
可
容
納
兩
萬
五
千
人
的
超
級
大
清
真

寺
。
不
過
，
它
的
命
運
坎
坷
，
十
四
世
紀
時
，
西
班
牙
面
臨
基

督
教
復
興
運
動
，
卡
斯
提
爾
的
伊
莎
貝
拉
女
皇
和
斐
迪
南
國
王

結
婚
，
夫
妻
兩
人
聯
手
攻
打
當
時
的
阿
拉
伯
王
國
格
拉
納
達
，

終
於
，
阿
拉
伯
人
戰
敗
，
退
出
伊
比
利
半
島
，
而
哥
多
華
重
新

回
到
基
督
徒
的
手
中
。

那
是
一
個
對
宗
教
有
潔
癖
的
年
代
，
復
興
後
理
所
當
然
的
剷

除
異
教
徒
文
化
，
也
包
括
了
這
座
重
要
的
清
真
寺
，
主
教
請
示

國
王
清
真
寺
的
命
運
，
國
王
不
曾
看
過
清
真
寺
原
來
攝
人
的
美

貌
，
大
手
一
揮
，
下
令
將
清
真
寺
改
成
大
教
堂
。
負
責
的
建
築

師
很
煩
惱
，
因
為
清
真
寺
原
身
建
築
非
常
美
，
連
基
督
徒
也
承

認
這
一
點
，
所
以
設
法
保
留
部
分
清
真
寺
的
原
貌
。
修
建
工
程

持
續
兩
百
年
，
至
十
六
世
紀
完
工
，
清
真
寺
被
改
為
教
堂
，
成

為
一
棟
混
合
回
教
、
天
主
教
的
奇
特

建
築
物
，
持
續
散
發
魅
力
。

清
真
寺
內
紅
白
相
間
的
拱
型
柱
子

有
如
魔
幻
森
林
般
，
茂
密
豐
盛
的
存

在
，
好
像
在
喃
喃
低
語
，
也
許
是
可

蘭
經
，
或
許
是
聖
經
，
飄
散
千
百

年
，
綿
綿
密
密
的
纏
繞
在
空
氣
中
。

室
內
空
氣
清
涼
，
待
在
裡
面
很
舒

適
，
四
處
散
落
㠥
靠
牆
小
椅
子
，
隨

時
都
可
以
坐
下
來
，
小
憩
一
會
，
感

受
那
莊
嚴
肅
穆
的
氣
氛
。

第
一
步
踏
入
哥
多
華
大
清
真
寺
，

望
㠥
那
些
紅
白
相
間
的
雙
拱
式
迴

廊
，
心
裡
突
然
有
陣
凜
然
觸
感
，
口

中
就
呼
出
一
個
字
﹁H

U
G
H

﹂
！

最完美的結合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正
所
謂
天
有
不
測
風
雲
，
人

有
霎
時
禍
夕
。
很
多
事
情
是
難

以
控
制
的
。
只
不
過
，
若
然
有

預
知
防
禦
，
便
可
把
禍
難
減
至

最
少
。
年
初
，
天
文
台
預
告
本

年
香
港
風
雨
多
。
市
民
半
信
半
疑
，

心
理
也
早
有
準
備
。
時
至
八
月
了
，

暴
雨
確
實
常
見
，
但
八
號
風
球
卻
仍

未
懸
掛
。
遺
憾
的
是
大
自
然
風
雨
尚

幸
未
見
有
破
壞
力
，
惟
坊
間
人
為
政

治
爭
拗
或
本
非
政
治
的
風
雨
卻
令
社

會
不
安
。
終
於
本
年
首
個
八
號
風
球

懸
掛
了
，
源
起
菲
律
賓
的
﹁
尤
特
﹂

風
先
生
在
菲
律
賓
蹂
躪
破
壞
後
，
轉

向
中
國
西
南
方
。
香
港
地
緣
、
人
緣

好
，
是
福
地
。
尤
特
只
不
過
路
過
香

港
，
過
門
而
不
入
。
雖
掛
了
八
號
風

球
，
惟
擦
身
而
過
的
尤
特
無
心
在
香

港
戀
棧
，
吹
向
廣
東
陽
江
。
真
奇

怪
，
事
前
各
大
媒
體
據
報
尤
特
風
力

威
猛
，
結
果
卻
如
﹁
虎
頭
蛇
尾
﹂
殺

傷
力
不
大
。
信
不
信
由
你
，
香
港
自
從
在
大
嶼

山
興
建
大
佛
後
，
縱
有
颱
風
但
卻
非
正
面
吹

襲
，
在
未
見
大
佛
鎮
港
前
，
每
見
颱
風
便
見
災

害
慘
情
，
甚
至
大
輪
船
也
曾
被
吹
上
岸
哩
。

心
情
靚
靚
執
筆
疾
書
不
妨
與
讀
者
說
笑
話
開

心
解
悶
。
話
說
尤
特
風
先
生
此
行
路
過
香
港
不

戀
棧
，
連
﹁
一
夜
情
﹂
也
不
留
，
匆
匆
吹
向
廣

東
陽
江
搞
其
﹁
一
夜
情
﹂
？
講
笑
㝃
，
我
筆
中

的
一
夜
情
是
舌
尖
上
的
享
受—

—

鹹
魚
名
稱
為

一
夜
情
而
已
。
年
前
我
曾
路
過
陽
江
，
專
程
買

數
條
一
夜
情
鹹
魚
作
手
信
。
而
今
，
我
不
用
千

里
去
買
了
，
事
關
我
知
道
灣
仔
馬
介
璋
博
士
經

營
的
佳
寧
娜
酒
樓
就
有
小
菜—

—

一
夜
情
鹹

魚
，
香
口
惹
味
伴
㠥
白
粥
，
爽
極
。
與
三
五
良

朋
到
佳
寧
娜
品
嚐
潮
州
菜
。
人
生
樂
事
也
。

﹁
食
在
香
港
﹂
安
全
又
美
味
可
口
，
贏
得
世

上
公
認
此
品
牌
，
造
就
了
香
港
繁
榮
，
促
進
經

濟
發
達
。
全
賴
香
港
有
無
數
為
提
升
飲
食
業
而

打
拚
的
飲
食
界
人
士
。
不
說
你
可
不
知
，
香
港

飲
食
巨
子
鍾
偉
平
和
李
國
雄
，
他
們
的
稻
香
集

團
和
百
樂
門
集
團
分
別
在
內
地
和
香
港
經
營
逾

百
間
酒
樓
，
贏
得
一
流
口
碑
。
鍾
偉
平
更
自
掏

腰
包
開
設
廚
藝
訓
練
學
院
為
業
界
培
訓
人
才
。

鍾
先
生
大
公
無
私
精
神
為
飲
食
業
所
作
貢

獻
，
行
政
長
官
特
頒
授
榮
譽
勳
章
︵M

.H

︶
予

他
。
實
至
名
歸
，
可
喜
可
賀
。

「尤特」匆匆過

一
九
八
九
年
，
慈
雲
山
開
始
清
拆
舊

區
重
建
，
獨
居
長
者
對
老
區
有
感
情
不

捨
離
去
，
非
常
彷
徨
苦
惱
。
一
班
有
心

人
有
見
及
此
，
立
即
挺
身
而
出
，
協
助

他
們
揀
樓
及
搬
遷
，
見
新
房
子
地
台
只

用
上
英
泥
，
又
出
錢
出
力
為
他
們
鋪
設
防
滑

地
板
，
裝
上
扶
手
，
讓
老
人
家
安
全
地
在
室

內
走
動
。

經
過
一
輪
接
觸
，
事
情
弄
妥
了
，
大
家
又

捨
不
得
就
此
分
手
，
凡
過
時
過
節
又
會
買
水

果
食
品
上
門
探
望
，
暖
意
洋
洋
；
遇
上
老
人

去
世
，
無
人
料
理
，
義
工
會
主
動
幫
忙
，
深

得
愛
戴
，
甚
至
每
逢
翻
風
下
雨
都
叮
囑
有
心

人
事
事
小
心
。

霞
姐
最
出
心
出
力
，
經
歷
了
很
多
難
忘
的

故
事
，
其
中
一
位
伯
伯
為
傳
宗
接
代
，
到
內

地
娶
了
年
輕
太
太
誕
下
女
兒
，
未
幾
伯
伯
病

重
，
交
託
霞
姐
照
顧
囡
囡
。
霞
姐
待
之
如
己

出
，
今
年
已
是
廿
二
歲
少
女
，
正
讀
大
學
，

笑
言
她
是
自
己
的
孻
女
，
感
動
。

二
○
○
八
年
﹁
榕
光
社
老
人
服
務
團
﹂
正

式
成
立
，
喻
意
長
者
可
又
在
一
棵
大
榕
樹
下

面
，
享
受
樹
蔭
，
霞
姐
就
是
創
辦
人
。
之
前
，
所
有
活

動
都
在
快
餐
店
、
茶
餐
廳
開
會
達
成
，
甚
不
方
便
。
他

們
的
最
大
心
願
是
有
一
個
會
址
，
忽
然
遇
上
了
他
們
口

中
的
貴
人
陳
德
森
導
演
，
陳
生
二
話
不
說
的
籌
了
款
，

給
榕
光
社
找
來
了
黃
大
仙
竹
園
南
㢏
榮
園
樓
地
下
的
會

址
，
從
此
，
他
們
活
動
更
多
，
更
多
長
者
受
惠
。

近
年
榕
光
社
聶
主
席
發
起
推
出
﹁
助
膳
行
動
﹂，
由
於

坊
間
機
構
推
行
的
送
飯
服
務
，
老
弱
無
依
的
獨
居
老

人
，
平
日
均
可
享
用
送
來
的
飯
餐
，
可
是
凡
假
日
及
節

日
則
欠
奉
，
可
憐
長
者
不
僅
沒
有
過
節
的
喜
樂
，
更
要

捱
乾
糧
。
透
過
﹁
你
食
乜
，
佢
食
乜
﹂
的
原
則
，
安
排

義
工
多
煮
一
份
家
中
的
飯
菜
，
盛
載
在
食
物
盒
內
送
往

長
者
家
中
，
節
日
更
會
加
㢫
，
期
令
老
人
﹁
食
得
溫

飽
，
活
得
尊
嚴
﹂，
每
名
長
者
每
日
兩
餐
定
額
五
十
元
，

由
榕
光
社
支
付
。

這
個
中
秋
，
米
芝
蓮
食
肆
﹁
詠
藜
園
﹂
掌
舵
人
楊
太

再
度
推
出
慈
善
健
康
月
餅
，
分
別
為
理
工
大
學
及
榕
光

社
籌
款
，
除
一
二
八
元
豪
華
禮
盒
之
外
，
更
備
有
一
袋

兩
個
的
環
保
裝
，
精
緻
高
雅
，
每
袋
六
十
八
元
。
四
款

楊
氏
家
族
秘
製
健
康
月
餅
，
包
括
紅
棗
核
桃
月
、
黑
芝

麻
核
桃
月
、
白
蓮
蓉
松
子
月
及
八
種
果
仁
的
八
星
報
喜

八
仁
月
。

正
如
慈
善
月
餅
代
言
人
張
煒
所
言
，
假
如
環
保
月
餅

得
以
普
及
，
中
秋
過
後
再
沒
有
餅
盒
堆
填
的
煩
惱
了
，

請
各
位
多
多
支
持
，
榕
光
社
：
二
七
六
三
九
九
四
四
。

關懷獨居老人

蘇州太倉，二十年前我對它就有過一面之交。
當時我出差到蘇州，順便去看望在太倉工作的大
學同學，也順便瀏覽了這個城市。感覺這個位於
長江入海口的港口城市沒有多少讓人留戀的景
象，更沒有多少值得去遊覽的景點。
二十年後，當班上同學們謀劃入學三十年搞一

次聚會活動時，太倉的同學大沈聞訊打來電話，
熱情相邀同學們到太倉一遊，費用由他負責。早
就聽說大沈現在是太倉一家外資企業的財務總
監，年薪在六位數，還有不菲的消費基金，這區
區數萬元旅遊費對他來說算不了什麼。只是太倉
有什麼可吸引眼球的景點呢？大沈在電話裡說，
來吧，太倉現在變化很大，到這裡看看就知道
了，保證你們不虛此行。
從家鄉到太倉也就200公里左右，早晨5點半出

發，從高速走旅遊大巴兩個多小時就到了。用過
早餐，大沈便領我們先參觀太倉港。太倉港我略
有所聞，知道它古稱劉家港，曾有「天下第一碼
頭」、「六國碼頭」美譽，是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
七下西洋的起錨地。然由於同處長江入海口南岸
的上海港的崛起，太倉港因此一度沉寂。二十年
前我到太倉時曾慕名來過這裡，那時的太倉港集
疏運不成體系，基礎設施也不完善，從港口下
車，沿㠥一條臨時便道進入碼頭工地，只見江堤
外蘆葦荒草隨風飄蕩，野兔飛鳥不時出沒，進江
入海的船隻三三兩兩地駛向遠方，使人頓生一種
惆悵⋯⋯二十年過去，太倉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到處都是喜人的繁忙景象：巨大的岸吊、
龍門吊沿江排開，色彩鮮艷的集裝箱和木材、雜
貨堆積如山，運輸車輛往來穿梭，人氣升騰。 大
沈說，太倉市從九十年代初就確立了「以港興市」

的發展戰略，現在這片希望的熱土正日益顯示出
她獨特的魅力。從1993年建成投運第一個貨運碼
頭起，1998年建成投運了第一個集裝箱碼頭，
2001年開通了第一條集裝箱班輪航線，到2012年
集裝箱吞吐量已超過400萬標箱，貨物吞吐量超過
了1.2億噸。現在太倉港已開通內外貿航線90多
條，建成大小泊位60多個，其中萬噸級以上泊位
就有30多個。全球前20強班輪公司已全部在太倉
港開展業務。這一連串數字折射的是太倉港跨入
了高速發展的時代，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現在
的太倉港已成為長江集裝箱運輸第一大港，長江
沿線進口鐵礦石第一大港，全國海運木材進口第
一大港。繁榮的物流貿易還吸引了世界500強、央
企爭相落戶港口經濟區。崛起了一批以石油化
工、高檔造紙、金屬加工、電力能源等在全國具
有較強競爭力的臨江產業集群。從而使港口經濟
成為太倉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成為引領太倉提
速發展的強大引擎。
如果說太倉港是太倉經濟高速發展科學發展的

一個縮影，那金倉湖則是太倉經濟生態發展和諧
發展的一個見證。是日下午，我們驅車前往金倉
湖。金倉湖是太倉撤縣建市後新建的濕地公園，
公園總面積6平方公里，園內河塘密佈，周邊大小
河流縱橫交錯，是一個難得的濕地區域。金倉湖
給我們的感覺有點特別，它不像太湖、西湖那樣
自然而然形成的天然湖，也不像玄武湖、昆明湖
那樣純粹的人工湖，而是一個集旅遊、休閒、綠
色人居及新農村建設於一體免費開放的綜合生態
園。生態園以金倉湖為核心，分為濕地生態保育
區、濕地體驗區、金倉湖遊覽區、濕地農業觀光
區、休閒度假區五個區域。金倉湖水面超過1000

畝，湖面寬闊，波光粼粼；湖畔的疏朗草坪總面
積多達10多萬平方米，碧綠的草坪、成片的喬木
林疏朗有致，更有曲折的木棧道、別致的木平台
將草坪和湖光島色聯成一體，讓人心曠神怡。縱
觀金倉湖，北岸線植物豐富，郊野氛圍濃厚；南
部120萬平方米的濕地公園自成一派，大量的植
被、水景，形成了太倉城區與沙溪鎮接壤處獨特
的綠色景觀，成為人們緩解壓力、放鬆心情、回
歸自然的好去處。

更迷人的是金倉湖西岸線的赤足公園，它是園
內的標誌景觀，也是目前國內首家唯一一家倡導
赤足運動的體驗式公園。我們從一個裝飾得如同
原始森林一般的小門進入，脫下腳上的鞋子，體
驗赤腳走路的樂趣，讓平日裡被鞋子束縛的雙腳
獲得徹底的解放，其實，赤腳行走不僅能更加親
近大自然，還是一種健身運動，因為腳是非常敏
感的部位，腳底上有超過7000個神經末梢和26塊
骨骼，赤腳行走就是一種反射按摩，刺激穴位，
會讓你感覺人體舒適、精力充沛。赤足公園裡設
有浮橋、吊橋、
戲水溪流、樹屋
等設施，我們赤
㠥腳盡享水鄉風
情田園樂趣，走
困了，便在百花
音樂噴泉前，聆
聽美妙音樂，感
想 金 倉 湖 的 真
諦。
金倉湖因地制

宜變廢為寶，不
愧是保護生態環
境，創建一流水
利風景區的傑出
典範。金倉湖原
先只是高速公路

集中取土時留下的一塊廢坑。是單純將廢坑整理
為湖，還是以改造廢坑為契機，帶動周邊新農村
生態建設，改善區域生態環境，這是考驗太倉一
班人的才略、謀略和器略。讓人欣慰的是太倉市
委區委市政府果斷決定實施金倉湖生態項目建
設，建設前提是保護大面積水體、林地、自然景
觀、生物資源和鄉土文化。在建設中綜合考慮了
生態保護、休閒娛樂、市民健身和吳地文化等多
方因素，農戶動遷、新農村建設、土地整理、戰
略水庫各個方面也都得到了有機結合，形成了人
水和諧的局面。如今的金倉湖，已成為一個以水
為主、生態平衡、環境優美、景觀豐富、動植物
多樣、文化濃郁，集綠地、林地、濕地三合一、
城市農村一體化的郊野風景區。其佈局巧妙、創
意新穎的建設模式讓人讚歎不已。
太倉可書寫的篇章很多，太倉讓人稱羨的地方

也很多，由於逗留時間和篇幅有限，我只擷取了
這兩朵美麗的浪花，以引起人們更多更美麗的發
現。

太倉寫意

■太倉的金倉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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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多
華
清
真
寺
。

網
上
圖
片

■圖中為易名高天賜的乾隆，其後

為契仔周日清。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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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誌可念永不相忘


